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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文原著的封面和正文(引自《彝族诗文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贵州彝文古籍整理工作中，相继从黔西北以及与之毗邻的滇东北一带的彝族地区发掘和出版了12部

(篇)彝族古代诗学理论著作(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

版)。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批文学遗产向学界展示了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彝族古代诗学理论，大抵上发轫于魏晋，成熟于唐宋以

后，发展于明清之际，在彝族文学史上呈现为三个诗歌理论繁荣期，基本反映出彝族古代诗学从肇始走向发展、从稚拙走向成熟的历史

轨迹。 

  彝族古代一切文字化的知识载体均以诗歌形式承载于经籍中，以诗歌相尚也成为毕摩群体中的一种文化风气。历史上，毕摩们不但

有代代相承的家学渊源，得天独厚地拥有先祖传下的大量书籍、文献，还通过毕摩集会或歌场赛诗的形式，砥砺切磋、谈诗说文、文史

间发、诗风不辍，使这一阶层内部的诗歌气氛更为浓厚，这便形成了毕摩们倾心于探讨诗歌创作及其规律的文学环境，故而古代诗学论

著群体也从作为祭司、经师和歌师的毕摩阶层中崛起。  

  “以诗论诗”是彝族古代诗学体系的整体特征和民族形式。经翻译整理者考证，这些诗论的撰著者凡具实名者皆为毕摩（贵州彝语

称为“布摩”），他们既是诗论家，又是诗人，既是祭司，又是歌手，故他们既有诗歌创作的实践和经验，这是他们总结彝族诗歌艺术

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诗学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也可以为实践或印证自己的诗学原则去创作诗歌。故而，历代诗学

论者都是以诗歌创作来从事诗歌批评，寓逻辑思维于艺术思维之中。他们均以诗的思维、诗的语言、诗的格式、诗的体例、诗的征引来

演绎、分析、综合、比较、鉴别和论述诗歌的美学原则和发展规律，使“以诗论诗”始终贯穿于整个诗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加之，彝族

古代传统的书面文学具有“惟诗性”的文体特征，这笔宝贵的诗学遗产，在内涵与外延上也可视同彝族古代文学理论的凝炼和体现，它

们的面世不仅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学理论宝库。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肇始于魏晋时期。这一时期便是彝族文学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目前发掘出的最早的彝文诗学著作是诗学先

贤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他们二人的生平年代大约相当于魏晋时期。  

  举奢哲是古代最著名的毕摩大师，他既是经师、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颇负盛名、影响巨大的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

著述宏富，除了《彝族诗文论》选辑的五篇诗论和文论外，尚有《祭天大经书》、《祭龙大经书》、《做斋大经书》、《天地的产

生》、《降妖捉怪》、《侯塞与武琐》、《黑娄阿菊的爱情与战争》等名篇传世。故彝族世代尊之为大师、先师乃至天师，推其和阿买

妮为彝族诗学、文学、史学、经学的开山之祖。  

  《彝族诗文论》中《论历史和诗歌的写作》、《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经书的写法》集中反映了举奢哲的诗文观，通过对

“诗”与“文”、“诗”与“史”和“诗”与“故事”在概念上进行界定和审辨，由此深入阐发了诗歌的本体特征。《论历史和诗歌的

写作》一文，通过写史和写诗的比较和对举，阐述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和诗歌的本体特征；并进一步概括了彝族诗文的语言特征。《论



诗歌和故事的写作》则把写诗和写故事进行对举，阐述彝族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和叙事诗的同异和各自的体类特点；此外还论及彝族诗歌

的音律、句式和“对正”的艺术手法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经书的写法》主要阐述的是彝族古代丧祭经诗类作品的写作原则。举

奢哲素朴的诗文观对后世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所采用的“史”与“诗”相比较的方法论，他将彝诗从总体上划分为抒情和

叙事两个大门类的诗歌体类观，以及他所提出的“事象”与“心谱”、“情”与“景”、“骨力”等概念和“假想”、“想象”、“对

正”等诗说，在后世的诗学论著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关于诗歌的社会文化功能及诗歌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说也对后世诗学也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买妮，是彝族古代著名女诗人，也是大毕摩、学者、教育家，史称“举奢哲著书，阿买妮来教，书根这样起。”她学识渊博，有

许多著作传世，如《人间怎样传知识》、《狼猴做斋记》、《奴主有源》、《独脚野人》、《横眼人和竖眼人》等。由于阿买妮对彝族

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历代毕摩和彝族民众都非常敬重她，称她为“先师”，被后人尊为传播知识、文化的“月亮女神”。  

  《彝语诗律论》是彝族文学史上继举奢哲《彝族诗文论》之后的另一经典性著作。全书用五言诗写成，全文约 2000 余行。这部著

作原题直译为“论诗·书之文”，是从彝文经籍《把苏》中译出的。“把苏”是彝语音译，意为“论万事万物”，是一种包罗广泛的议

论文体之称。其中属于文学理论范畴的诗论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买妮在遵循举奢哲诗文观的基础上，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结

合本人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对彝族诗歌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分析，以其强调彝诗押韵谐声

为特点的彝语诗律论说较为系统地开创了彝族诗歌声律论说的先河，并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彝语诗律论》是一部较为

系统的诗学专著，阿买妮上述的诗学观点和理论阐述是相当精辟而肯中的，她所提出的一些崭新的诗学概念，诸如“主”、“题”、

“风”、“味”、“骨”、等等，对后世彝族诗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宋两代是彝族古代经籍诗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彝诗体例论说的成型及彝族诗学范畴和命题的体系化发展，其

中实乍苦木和布麦阿钮的诗学探索，为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在南北朝至唐代的数百年间，彝族文学史上出现

的彝族诗学论著，目前已发掘出来的有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以及实乍

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宋代，产生了两部重要经籍诗学论著，即北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和南宋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诗学论著，作者在继承彝族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在彝诗体

类的初步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对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彝族诗学探讨，在创作理念上，

诗与人性、心与物、意与境、风骨与神韵、诗情与诗味、诗影与诗魂之间的关系上升并凸现出来；“主”、“根”、“题”、“风”、

“骨”、“味”、“魂”等概念和范畴的拓展和演进，“滋味各异趣”、“风骨神韵深”、“影形成意境”、“冷峭是诗魂”等命题的

产生和出现，都标志着彝族诗学体系的理论范畴和命题基本形成体系，并构成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核心和精髓，对明清两代的彝族经籍

诗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明清是彝族经籍诗学集大成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史学论著除《谈诗说文》为漏侯布哲所作外，其余三部《彝诗史话》、《诗音与

诗魂》和《论彝族诗歌》的作者均无可考，这与彝文古代经籍文献不署作者之名的佚名传统不无关联。这些论著均或详密、或简赅地引

用和阐发了彝族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的理论成果，诸如关于诗骨、诗律、诗歌功能等问题，都得到了反复强调和充分发挥；关于诗

歌创作的艺术技巧和诗歌创作主体的论说，不仅“发前人之所未发”，尤其是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更将彝族经籍诗学推向深邃精

微、蕴藉丰富的理论总结阶段，古代诗学中的三大学说“诗骨说”、“诗魂说”和“诗根说” 也日益发展得更加精细绵密而趋于成

熟，彝语诗律论、诗歌发生论、诗歌本体论、诗歌功能论、创作主体论、诗歌传播论等问题的讨论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概括，从而

使彝族经籍诗学呈现出精细而圆熟的理论形态。  

  从总体上看，彝族古代经籍诗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与历代诗学论者固守“以诗论诗”的文体传统有关，表现在范畴和理论形态上

的直观性与经验性，缺乏周密的系统和精严的体系，感性成分远远超过思辩分析；在范畴和命题上则界限模糊、概念重合而不甚慎密，

因此呈现出多义性或复义性；在理论上的严密性和概念的同一性等问题上有明显的不足。  

  综上所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 12 部（篇）彝族古代诗学的重要著作在古代乌撒部 ( 今威宁和赫章地区 ) 和阿哲部（今水

西地区）的彝族腹地为历代彝族毕摩广泛抄传，是彝族毕摩和歌手摩史写诗论文的主要理论依据，影响颇为深远。1980 年代末期，贵

州学者康健、王子尧、王冶新和何积全为搜求、翻译和整理这批彝族古代诗学遗产，积七年之辛劳，通过不断深进的学术实践和密切合

作，将流存在古彝文手抄本中的诗学论述汇集为“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 ( 即《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和《论彝族诗

歌》 ) 出版，这不仅对研究彝族诗歌的产生、发展、类别、特质及其悠久的文学传承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阐释空间，同时还为探讨彝族

人民的社会历史、民俗生活、思维方式、艺术观念、审美意识，以及口头传承与书写文化之间的互动现象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学基础。 

1991 年 9 月在贵阳召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彝族古代文论研讨会； 1992年 9 月由康健、何积全和王本忠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彝族

古代文论研究》辑 22 篇专题论文，从宏观到微观，从体系到范畴，从文学观到审美观，对这批诗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种角度的深入探



 

究，对建构和丰富我国多民族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别具特色”是当时各方学者围绕彝族古代

诗学理论基本形态进行充分讨论而达成的共识，由此引领了相关学术研究的不断开展，得到了民族文学界和文艺学界的高度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彝族文论除书面经籍化的诗论而外，尚有大量的口头文论散见于民间口承文学作品中，尤其是许多长篇叙事诗

的“歌头”与“歌尾”大都包含了不少民间的诗学见解，如《木荷与薇叶》、《卖花人》等作品；在云南彝族支系尼苏人和朴拉人中也

流传着佚名歌师的《撒歌唱种籽，播舞蹈种籽》、《洛贝》（《布谷鸟》）等民间口承文论；此外，在彝族浩如烟海的歌谣、谚语、格

言乃至口头论辩辞赋中也不乏一些言简意赅、生动直白、精辟独到的文学见识，是广大彝族民众口头创作经验的集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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